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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与冷斋周世璋先生的交往已
逾 !"年了。这是位通晓英语的书
画篆刻家，又在大学里从事艺术教
育工作。他性格随和，对艺术精益
求精，常用著名学者范文澜的话自
勉：“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着半
字空。”所谓“冷”，我想应是不求名
利，不逐时尚，甘于寂寞的意思。这
便是他自署“冷斋”的原因吧。

近日，我走进他的寓所，央他
刻一枚我的生肖印。他爽快地回
答：“过去我为你画过画，还没有刻
过印呢。今天正好弥补。”这一提，
让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种种往事。

年届古稀的世璋兄，从上世纪
五十年代起就开始对书画篆刻感
兴趣。后来，上海教育系统成立上
海市教师书画篆刻研究会，聘请钱

君匋为名誉会长，徐昌酩、韩天衡、
周志高、任政、徐伯清为顾问；同时
推举曹简楼为会长，周世璋则任秘
书长，负责研究会日常事务。

在这段时间里，他随任政、徐
伯清学习书法，随曹简楼、黄达聪
学山水、花鸟，随钱君匋学篆刻，并
在各艺术门类间相互借鉴，相互穿
越。他刻苦学习、不断求索，也得到
了老艺术家们的鼓励和指导。有一
次，他拿了几张习作画去见曹简楼
先生。曹老师一张张点评，最后说：
“你人很老实，但画画决不能老实。
要放开来大胆地画，画得更泼辣

些，画就更好了。”世璋记住了这个
教诲，改变了自己的画法。

还有一次，他拿了几方印章到
钱君匋的重庆南路寓所求教。钱老
评价说：“不错。我看你的印比较工
整规矩，以后可以在浙派一路上发
展。”说着，又指着一方白文印“月
落乌啼霜满天”说：“刻得峭拔古
拙，有自己个性。”
周世璋把自己书法篆刻的优势

融入绘画，赋予老题材以新的气
息。那一年，我到他画室里闲聊，
他正在端详一幅刚完成的荷花图。
只见荷叶有正有侧，有翻有垂，有

泼有勾；荷梗相互穿插，疏密有
致；尤其是停在斜梗上的小鸟，更
增添了画面生机和情趣。我正在啧
啧称赞，他笑道：“你这么喜欢，就送
你吧。”边说边在图上题了“秋韵图”
三字（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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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 !"#$年 #月 #%日是卓越的京
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麒派”创始人
周信芳先生 #!&周年华诞。我家珍
藏有一把周先生题赠的折扇，不但
展现了他的书艺，更凸显了他的爱
国之情，兹发表于斯，以表纪念和
敬意。

家父吴子珖，乃民国时期我国
著名的西医牛惠森、牛惠林（华山
医院初创时任院长）的得意门生，
而牛氏又与宋氏家族关系密切，经
牛氏昆仲推荐，家父也曾为蒋介
石、宋美龄夫妇诊治，故在医界亦
享有一定声誉。父亲喜好摄影，并
乐与演艺界人士结交，周信芳先生
即是其中一位。

周先生题赠之隶书扇面，布局
匀称，用笔横重竖轻，拟金农一脉。

全文为：“黄河北岸海西军，翻身向
天仰射云。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
南渡多崩奔。山木惨惨天欲雨，前
有毒蛇后猛虎。欲问长安无使来，
终日戚戚忍羁旅。文山胡笳四拍，
子珖先生雅正，周信芳”。下钤红印
两方，未书日期。宋著名爱国将领
文天祥，号文山；胡笳为古乐器名；
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表达了文天祥

对元军大举入侵、朝廷无所作为的
忧思和强烈爱国情怀。那么，周先
生为何要题写此诗赠友呢？
折扇的另一面解开了答案。此

为一幅花鸟画，右上落款“丙子七
夕拟六如粉本为子珖仁兄雅正湘
帆王芸芳”，铃两方红印。王芸芳
（#'&()#'%*）字湘帆，京剧名旦，文
底不薄，表演注重刻画人物内心，
曾长期与周信芳合作，《投军别窑》

一出，最获佳誉，时称珠联壁合。六
如，明大画家唐寅之号；粉本，原指
绘画施粉上样的稿本，这里模仿用
作表现手法。其小楷娟秀，与旦角

甚配，“没骨”写意追任伯
年之韵，是一幅不错的画
作。特别让我注意的是“丙
子七夕”，由此推得题扇作
画即在 #'(+ 年农历七月
初七。当时日寇侵占我国
东三省，虎视中华大地，万
众愤慨，全面抗战即将爆

发。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周
先生题文天祥胡笳四拍赠友以明
志，表达了他坚贞的民族意识和炽
热的爱国情愫。抗日战争开始后，
周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演
出《文天祥》《史可法》等戏，激扬民
族气节，激励百姓斗志，鼓舞民众
士气，为抵御日寇尽其心力，在中
国人民历经艰难争取民族解放的
伟大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 ! ! !年前一位搞摄影的后生，对我
客厅挂着的郎静山作品不以为然，
称其水平早已超过他了，我淡然一
笑，不想反驳，抽出一本民国出版
的《静山集锦》画册告诉他这可是
著录过的大师级作品，他木然翻
着，仍可看出其不屑的眼神，没办
法，到底远了，隔了，谁让摄影抛弃
菲林而进入数码时代了呢。这件郎
静山创作的《云影松风》是我数十
年来花心思寻见的珍品，因年久而
泛起的那层银泽，恍似绛云薄纱掩
映着苍松虬枝，迎送纷至沓来的游
人，衬板上有其亲笔题跋：“黄山松
最盛，迎客松在文殊院左，树顶若
车盖，南临天都，诚一幅奇画，摄以
志之。”情见乎辞，读来神驰，我崇
敬拍摄出如此隽永之作的老者，也
理应宽宥那些旨趣浅陋、无缘玩过
#!&和 #($菲林的后生。

回望近代的摄影艺术，初创
时期并不彰显，自民国十七年上
海成立“中华摄影社”才出现转
机，优秀摄影崭露头角并入选国
际沙龙，在众多出品中最令人瞩
目的非郎静山莫属。

郎静山生于 #,'!年，十二岁
入南洋中学时即酷爱摄影，后进入
《申报》和《时报》担任摄影记者，此
后九十余年间相机几乎没离过手。
郎氏本喜绘画，皆因杂务冗繁，无
暇作画，自认照相比绘画快捷，且
可得多张副本。某次曾拍得杨柳照
片，颇有画意，便交戈公振主编的
《时报》画刊发表，此后报刊竞相刊
登其摄影作品。他的足迹遍布大江
南北、名山大川，在长期的拍摄实
践中，他寻找到一种能以相机替代
画笔表现中国画山水意境的“集锦
照相法”，即通过完整的构思，把不
同的底片用暗房叠放技术，不露痕
迹地将胸中的山水化为纸上烟云。
正如后来他在《静山集锦》册自序
中说：“余耽习摄影四十年，偶有心
得于集锦，朝夕于斯垂二十年，盖
以其道正可与中画理法相吻合也，
如气韵生动、经营位置，可为摄影

艺术之借镜……今有集锦之法，画
之境地随心所欲，仿古人传模移写
之诣构图，制成理想中之意境。”

静山先生的作品不仅仅是把握
一刹那的灵感，或是剪裁一张张底
片上的一角，而是运用他对山水画
的修养、纯熟的技巧，“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抒写个人的性灵，因此他
的胸襟、他的气度，便活生生显现于
咫尺之间，当我凝视他的作品，实在
说不出是在读画还是在看照片。

张大千先生曾赞：“吾友静山
道兄，摄影数十年来，流播海内外，
声华四激，久推牛耳。殚精极思，深
有心得于集锦照相，集自然之景
物；发胸中之丘壑，使摄影与绘事
合为一体。”名画家郑午昌在《静山
集锦》印行时也说：“今以其历年杰
作影印行世，将见风行海内，习摄影
者自当人手一编；即从事绘画者，亦
宜奉为范本，定当大有所获。”

抗战军兴，郎氏在重庆、昆明、
成都举行影展，藉以抗战精神为主
旨，倡导摄影与战时配合，并屡次
在上海举办个展，募款汇寄重庆赈
委会，救济难民，从而奠定了他的

声望。自 #'(#年迄今，他连续参加
国际摄影沙龙，展出作品千幅以
上，先后获得 !%个殊荣和 ,,次大
奖，更使他成为蜚声中外的国际摄
影大师。

郎氏晚年四次回沪为上海举
办的国际摄影展览开幕式剪彩，九
四年当选“世界华人摄影学会”名
誉会长，#''$年 %月 #(日仙逝，享
年 #&$岁。

! ! ! !一年收尽，一日闲在家中思
着岁月流逝，年龄在长，自己却
毫无长进，回首正不敢面对自己，
好在有些知己朋友，闲谈叙说有

人，可以给自己安慰。正思
忖间，朋友来电，说刚从武
夷山回来带来上好红茶送我
品尝，问我是否在家中，我
说在，一会儿他就到了，正
要拿把新壶尝新茶时，电话
又响，一看是蒋丽平打来的，
说明年贺岁壶已做好，我听
到问能否马上送一把来，蒋
丽平说好，我对朋友说你有

缘，我多要一把送你吧。
不多时蒋丽平夫妇到，我说一

切都是缘分，刚拿到好茶，却有新
壶到，就用新茶泡新壶了，蒋丽平

说好她来开壶，泡茶。朋友见壶很
是喜欢，壶面上的画很是可爱，壶
也很美，一面刻程十发先生的少女
和羊，一面刻着蒋蓉的书法，巧夺
天工。听了朋友的赞美，蒋丽平可
带劲了，说此壶是她设计并用蒋家
藏的龙山素泥，由蒋家的后起之秀
蒋天元全手工制作。因蒋家后人和
程十发先生后人，每年都要合作一

把贺岁壶，给程公子程多多看时，
他同样也是爱不释手，为了这画
面，程多多找了好几幅他父亲的
画，最后才定的稿，说这把壶的画
面、制作都是很完美的。我见蒋丽
平那得意洋洋之态，说这壶我来起
名就叫得意壶，蒋丽平听了说“好，
就叫得意壶，明年是羊年，“羊羊”
得意，真心愿天下人都好事连连”。

最后我可没忘为朋友代索一
把茶壶，蒋丽平夫妇一口答应，却
将我一把先送朋友了，说这把茶壶
能见证彼此的缘分，朋友也将送我
的茶赠予蒋丽平夫妇。

! ! ! !对叶先生的最初认
识，源于茗屋老师的讲述。
茗屋老师接触过不少前辈
大师，刘海粟、陆俨少，沈
尹默等，但最令他难忘的、交谊最深
的、常常提及的，是叶潞渊和来楚生
两位先生。他常常用“君子之风”“德
艺双馨”来形容他们。从他的叙述
中，我的印象里就有了一位温和、敦
厚、谦逊的长者形象。后来见到相
片，果然是位清癯、庄正的老人。所
以，“相由心生”是颇有道理的。
叶潞渊先生，是有一大堆头衔

的。但是，大概叶老最乘意的称呼应
该还是“书画篆刻家”吧，真正的艺
术家是不屑于用成就来换称号的。
去年中国画院举办过“叶潞渊先生
捐赠西泠八家篆刻展”，有陈曼生、黄
小松、赵次闲等，藏品多且精，这些都
是叶先生生前捐给画院的。我还曾见
过叶先生用当时来说非常昂贵、稀罕
的照相术翻拍出的《汪关印谱》，质
量极好、制作精良。这种不计付出、
不求回报的喜好，可以称得上是真
喜好。这才是懂玩、会玩的老克勒。
甲午朵云轩秋拍，我有幸拍得

叶潞渊先生的几枚自用印，感觉与
叶先生又亲近了一层。
叶先生一生刻印无数，自己也

刻过超过百枚的自用印，常以“叶中
子”“一世草木中”“草世木”等自称。
篆刻，绘画，是他寄托性灵之所，陶
冶性情之地。他为人谦和、淡泊名
利，但对艺术的追求却是苛刻的。刻
一枚印章，往往要经过反复推敲。是
啊，“山鸡自爱其羽”，更何况是大
鹏、凤凰呢？这次得到他的一枚五面
印（见图），五面分别刻着“静乐簃”
“且住轩”“洞庭山人”“叶丰印信”
“点易山房”，白文印苍茫浑厚，掺以
切刀，兼用并笔；朱文印线条劲挺，
圆转生动，富有弹性。一枚印章在
手，每一面都值得玩味，一面一种风
格，一面一种心情，一面有一面的精
彩。他的每方作品都很饱满，有来
历，有去处，他是在跟自己对话，安
静得可以听得到心声。我想：这种不
与别人计较，只与自己对话的人，才
是真正了悟了艺术真谛的人吧。

手中摩挲几枚叶先生的印章，
想见他在夕阳下、微灯中，写好印稿
置于窗台，过几日又拈起笔来略作
修改，也许三五天，也许半月数旬，
等到全然满意了，才上石、动刀，一
枚印章才算完成。古人作画有“十日
一山，五日一水”之说，不急不躁，让
美好的气质在自然中发酵生长，叶
先生的篆刻实在是暗合了此意的。
于我而言，这不仅仅是几枚印

章的收藏，它们传递给我的是悠然
的气息和安定的心态。我已经从中
得到大快乐。艺术，除了少之又少的
天才外，往往通过师徒传授或私淑，
图、书、实物，犹如血脉和基因，一代
代传递和延续。叶先生就像一座彩
虹桥，让我领略了彩虹之美，更可以
透过彩虹，上溯追源，看到篆刻之
美，汉字之美，传统之美。

周世璋送我《秋韵图》

得意壶
! 王人梁

前尘“影”事
! 王金声

周信芳题扇明志 ! 吴道富

! 观复


